日本所藏稀见戏曲经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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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介绍日本所藏的十种戏曲，并就其内容、作者、版本作出考订。其中有世间孤本或罕见之本，也有较国内所存版本为好者，颇可补中土之不足；本文还纠正了以往著录中关于作者、版本等方面的一些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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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据大学之间的协议，笔者作为交换教员在日从事研究。承蒙许多日本学者的热情帮助，得以拜访各地图书馆，寻访所藏中国古代戏曲，并进行《日本所藏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著录工作。其间获见许多稀见藏本，颇可补中土之不足。本文选取十种，简要介绍如下。

1、 归元镜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下编传奇二明代作品（下）”Ｐ1093著录，谓存乾隆间刊本，署为四十二分录，而不作出。另有吴晓铃藏乾隆钞本《广归元镜》，共八十四出。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P484著录，引《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二谓“明万历间杭州报国寺僧智达所撰也。”故以之归入明代作品。著录版本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云栖寺刻本，上海戏剧学院藏；康熙四十八年（1709）重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甲辰（四十九，1789）刻本，《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之影印。
按：丛刊五集所录，实即吴藏乾隆钞本，而并非乾隆刊本。只是所选不取原作刊本，而取增补本，令人不解，或有不可道的原因。但二家显然均未亲见乾隆或康熙刊本，故于作品时代归属，均误。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曲类》页2126著录二种，一为清康熙三十八年云栖寺刻本，上海戏剧学院和武汉大学有藏；一仅注“清刻本”；均署“明释智达撰”。

此书在日本传本甚多，各收藏图书馆之目录著录亦异。大多据中国学者之说，归入明代；亦有归入朝代不明者。唯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列入清初。按：列入清初为是。

此书最早版本当推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所藏本。此本全称：“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凡二卷。封面题《异方便净土传灯录上：板存杭州昭庆寺》。开本甚大，天地亦宽。二冊，高282毫米，宽181毫米，四周单边，白口，十行二十二字。有《净土传灯归元镜序》二，一署：“壬辰孟春广陵严而和序”；一署“庚寅菊月哉生明日浙江右布政关西孟良胤识。”次为《归元镜规约》十五条，署“休闲老衲懒融道人识”。正文为全称。署“古杭报国嗣法沙门智达拈颂，弟子德日阅录。”下卷卷首有《问答因缘》、《客问决疑》二篇。书末有跋，末云“虞邑旌教寺募刻归元镜全部”。据中华书局版《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1760页的相关记载，孟良胤在顺治初在浙江任职；序文内容表明与作者为同时。故证实此戏确为清初作品，顺治七年庚寅（1650）前已经完稿；初次刊印在顺治壬辰（九年，1652）或稍后；仓石文库所藏者即为初刻本。

此前国内学者所见者多为无序文之影印本，故未能考定其撰作年月。唯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第357页“归元镜”条，可知撰者是见过有序之清刻本的；后二位主编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其所见或即该院所藏之康熙刻本。但此条目之撰者因囿于《曲海总目提要》“明万历间杭州报国寺僧”之说，而未核查孟良胤等作序者之履历，遂以为孟氏作序之庚寅为明万历十八年（1590），两者相差一个甲子。且说丛刊所影印者为乾隆刊本，与郭氏之说同误。

此戏以戏剧形式以作三祖传记，在佛门影响甚至大，所以传刻甚广。顺治刊本之后，若如郭氏所录，康熙间即有三十八年云栖寺刻本、四十八年刻本，笔者未见；见有乾隆刻本多种。如早稻田大学藏本，高263毫米，宽170毫米，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开本较顺治本略窄小，内文则同顺治刻本。唯分四册装，但一二、三四之间分册，为强行分册，非自然段落。前有二序，序文后增图多幅。卷末牌记：“乾隆甲辰（49年，1784）秋九月重刊板存西直门内龙王庙。”是为乾隆重刊本也。此种四册乾隆本，仙台的东北大学亦有收藏。只是二家的目录均将此戏列入弹词类，标作时代不明，则不知何故。

另据各家书目，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大阪图书馆尚藏有一册装的干隆四十九年重刻本；又有苏州师林寺刊本，时间未详，亦为一册装，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据天理图书馆馆藏卡片，有光绪十八序刊本，高280毫米，凡四册；又据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目录，藏有光绪十一年重订十八年刊本，二册装，牌记仍同乾隆本，为乾隆四十九年西直门龙王庙重刊，附录：问答因缘、客问决疑、归镜规约、戏剧供通。此数种暂据各家目录移录如上，实情容后日再细作查访。

二、芙蓉屏记一卷

明边□撰，用万历四年冉梦松序刊本钞录。首有冉氏序，“首折”叙家门大义；正文三十六出。故实为三十七出。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三“上编戏文三明初及阙名作品”P121著录，谓：《南词叙录》著录，《曲海总目提要》有此本，作《芙蓉屏》。故列为明初之阙名戏文。又谓：考其所叙，据《燕居笔记》有《芙蓉屏记》小说，即《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明叶宪祖有《芙蓉屏》杂剧，张其礼有《合屏记》及阙名《芙蓉屏》等传奇；佚。

按：明末江楫有《芙蓉记》传奇，亦演崔俊臣事，《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康熙间刊本影印。但比较二者，取材虽同，而内文实不相同。江辑之《芙蓉记》，凡三十出。两本情节因同出一源而基本相同，唯情节安排之细处，剧情的进展，仍颇有不同，文字全别，故另是一种。江辑之本，最早约在万历十余年间撰成，而边氏此本，却是万历三年之前已经完稿，万历四年已有刻本。

此戏实为世间孤本。明人传奇因此又增一种。此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书目》著录已久，而学者向未注意，当是因江楫有同名同题材之作，犹疑难以判断之故。兹录其序及“首折”于后： 

刻芙蓉屏記引
三崗邊君，杞之名士也。英資贍學，少工文辭。尤長於詞曲。曾刻《三崗俚歌》二帙，傳佈遐邇。余乖髫時見之，即敬羨焉。萬曆三年冬，余在家居。余親宋高庵翁複寄《芙蓉屏》六冊，曰：此三崗近作也，願公序而梓之。余把玩累曲（日），其詞條暢清婉，曲盡物態；長短舒促，悉合矩度。中間忠孝節義，凜凜耿耿，可以挽頹顔，維世教，非徒爲戲具已也。命工鋟梓，以乘不朽，豈不宜哉。若彼淫聲豔曲，非不能使人傾耳忘倦，然於風化無補，則亦無所取焉耳。謹弁簡端，以識歲月。
萬曆四年首夏吉旦中牟友鶴山人冉夢松拜書。
首折［末上］［西地錦］世事無窮變態，人生有限時光。得徜徉處且徜徉，莫遣閑愁磨障。戲劇明倫勸世，製成正調真腔。從頭扮演做一場，博取知音稱賞。○動問後房子弟，扮演何家戲文？○［內應］扮一本芙蓉屏。○原來是此戲文，聽我將正傳名門念一遍，方顯戲文大意。聽我道來。［芙蓉歌］真州閥閱有崔生，夫婦如賓家道成。夏辰玩賞荷亭上，追思親嗜寫芙蓉。一朝蔭襲承君眷，江上買舟之任便。玩月灘頭寶器明，盜心舟子竊驚見。勾連山寇劫孤舟，執縛崔子墜中流。欲圖妻妾爲子婦，西洋棹反配鸞儔。俊臣積善得天道，水底再生神護報。窮途賣字遇高公，延入西賓主師教。慶節舟人醉菊籬，二淑逃難走江西。自刎貞姬成烈志，知幾王氏請爲尼。泄機百寇由天啓，手持芙蓉歸院主。題詞願結來世緣，畫堂英見泣血語。濟世高公有義名，遣人三訪得真情。懇托夫人勸蓄髪，婉言敦請寫傳經。屬吏繡衣真敏手，筵前說破奸賊醜。阿季反掌被擒縛，對證花屏已塞口。平寇圖山得故憑，複官榮耀謝恩公。夫婦華筵重聚首，了緣今世大倫明。後有四句題目：
    高都台救人仗義，  孔貞姬自刎成仁。
王夫人報仇行智，  崔俊臣守節篤倫。
据“扮一本《芙蓉屏》”之语，可知此戏简称《芙蓉屏》；《曲海总目提要》所录，即是此本，而非江作。又，江楫之作，副末开场出为[满江红]二阕，首数句作：“时事堪嗟，百代间，韶华瞬息。”语气间，似有袭用边作首三句之处。

边氏此作存影钞本，其底本之刊刻，犹存早期南戏之体制。如分出而无出目；曲牌连刻，而不另起行。至其序文及[西地锦]所表现的创作思想，有着以传奇为教化的明显的痕迹，可以丰富万历初年的戏曲理论资料。

边氏名姓当可追索，唯手边资料有限，且待后日。
三、一种情

此为双红堂戏曲之第11种。《双红堂文库目录》著录：“30出  第19-22缺  明沈璟  清写”。按：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页74著录《坠钗记》条，引《南词新谱》谓“俗名《一种情》”。著录版本有：清顺治七年抄本，傅氏自藏，二卷，首标“坠钗记”，卷上尾题：“顺治庚寅桃月中浣三日闲窗自录”；北京图书馆藏姚华旧藏本及丛刊景印本；怀宁曹氏（心泉）旧藏清抄本，谓“今不详藏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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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页873著录有《一种情》传奇，谓今存康熙钞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以影印；又谓《传奇品》、《曲考》、《曲海目》、《曲录》均著录作沈宁庵作。据《（今乐）考证》，为沈伯明作，并见其所著《南词新谱》中。故列入沈自晋名下。今有钞本，凡三十一出。本事出《剪灯新话·金凤钗记》，即《情史》吴兴娘事。剧并采入《逸史》卢二舅引女子弹箜篌一节，以为关目。唯庄氏在沈璟名下另著录《坠钗记》一种，并著录傅氏所藏抄本一种；又谓词隐从侄沈自晋有《一种情》传奇，疑与此本有关。

徐师  朔方先生校订的《沈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于下册页599以下收录。所据即为北京图书馆现藏、《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所收姚华原藏钞本，并校以《南词新谱》所收各曲，题作《坠钗记》。因当时傅氏藏书不可得见，徐师整理此剧时，又别无他本可校，故多有该校而未能出校者；也有所校者，经比较东大藏本，或有可商者。

按：《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卷首有姚华题词，谓“此曲文多改窜，非词隐原本也。”姚氏为补目，而得三十一出，作案语曰：“传奇旧例目录多是偶数，此本独三十一出，奇数特见，殆由乐人以意增删，故不能合耳。如下卷选场，在本书中无关节目处，教坊随例搬演，原本应在必省之列，除去此出，仍在三十出也。”
徐师又据王骥德《曲律》云“予尝因郁蓝生之请，为补入二十七卢二舅指点修炼一折，始觉完全。今金陵已补刻。”遂谓今存之三十出《卢度》为王骥德补，此又为多一出之由来。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页206《坠钗记》条有录，所记版本除姚华旧藏康熙钞本、清顺治七年（1650）桃月钞本外，录清咸丰、同治间瑞鹤山房钞本一种，题《坠钗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凡2卷31出。按：《综录》未对三十一出抑三十出这一问题作出考辨；且所录三种钞本，未知英德兄是否确曾寓目，并加比勘？是否真的均为三十一出？抑参照傅氏之说而移置？另外，瑞鹤山房本或即傅氏所说的曹氏旧藏本？

东大藏本封面题：《一种情》，以下小字分四行：“炳灵公；一出；周王庙；一出。”正文标：第一出（分出，无出目）；第十八出下半缺，仅存半面；第二十二出实际只缺出目，正文不缺，三十出已收煞。该本字体为恭正的小楷，白文为小字双行，红笔句读。然正文又有部分属艺人原抄者，墨色尤旧，书法较差，且此原抄部分，多未加红笔句读。又，分出的“出”字，此本为繁体“齣”，不同姚华藏本之作简体“出”。

长泽氏旧藏的这一清抄本值得关注。它为沈氏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版本；同是时也为了解研究明代文人传奇在清代传演过程中转用苏白的情况，为了解昆腔演唱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料。它可以证明此戏确为三十出偶数，姚华所说的“考试”一出为艺人所增，也是大略可信的。在《坠钗记》明刊本已佚之后，清初以来流传的本子，原是艺人演出本用的底本，也即是经过艺人较多修订的本子，已非作者原貌。故各本在出目、情节、场景处理上，也仍有若干不同。即使长泽所藏此本本身，也即有着原抄本、续抄本和抄配者三种不同类别。原抄与抄配者所据本子相比较，即有着若干差别。故分出的情况，后期抄配的部分，其序次可以与姚华旧藏康熙抄本相合，而原抄本则序次至少可以看到三处不同：第十五与十六出的位置，第十七、十八出的分合，十九、二十出的位置，均与康熙抄本有别。

以现存面貌而言，长泽旧藏本较姚华旧藏本少十九《庆病》、二十一出《痛归》、三十出《卢度》，另十八出《魂释》、二十出《卢仙》则残缺；十四出《舟遁》重出，十三出《仆侦》、十五出《猜遁》有一部分重出。计入残缺的数出，则长泽旧藏本共得二十八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十四到十八出是原抄本，它的每出的序次（《仆侦》出）、分出的方式（如十七《游庙》、十八《魂释》）恐与抄配时所据的底本有别，即抄配者的分出情况大致近康熙抄本，而原抄者与之略有差别，将两种抄本拼合时，抄配者并未改动原抄的分出。长泽旧藏本看似十八出直接跳到二十二出，其实十八出已经是第二十出，故所缺并不多；另一种可能，却是原抄本也可能本无康熙抄本的十九出、二十一出。

又，此钞本当为文人据艺人抄本的抄补本。在抄补时，又参照过其他传本，即参考过丛刊本系统的传本，文中一些抄录后改动的情况，可以为证（例证本文从略）。由于抄补时抄满一页不再录，因而拼合时有重合处，也有缺抄的情况；且明显可见原抄本与新的补抄本文字上有较大出入，说明在流传过程中，续有变化，并无定本或刊本可参照。所以此二种抄本而论，均不能说是属于沈氏作品的原貌。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卢度》出可能确为王骥德所增，但徐师校录时作为附录，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这一出在艺人传演过程中，已经经过改删而融入整体，将它从中删却，另作附录，便会割断本戏的脉络，不如仍入正文，另出校记，对其来源作一说明为好。但徐师这般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去掉这一出便合于偶数。我以为从两种抄本相异的情况，也很难说沈氏原作就一定是三十出之数。因为《卢度》若确为王骥德所补，且本应是第二十七出，则原本的分，显然与今传诸本不同。以康熙抄本十八出后题“一种情传奇上卷终”字样看，此戏原本也可能是三十六出或三十四出。

此抄本阅时仅粗略地作了比较，尚乏深入讨论。且亦未能查核《综录》所说的桃月抄本、瑞鹤山房抄本。所以简单介绍以上情况，仅供参考。希望他日能有机会将四种抄本一并作比较。
四、新镌二胥记二卷

明孟称舜撰，崇祯十七年序刊本。为世间孤本。北京图书馆曾据此本影钞，《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复据影钞本影印。凡二卷三十出。

此为双红堂戏曲之第16种。重新装祯成大开本。内有长泽氏中文识语：

二胥记二卷一套两本  明末孟称舜撰，明崇祯刊本，大河内家旧藏书之一，天下孤本也。北京图书馆所藏本者，从是本出。

孟有《鸳鸯冢》、《贞文记》。《鸳鸯冢》传本间有；《贞文记》一书，往岁鹿田松云堂出售，久保天随获之，以归台北帝大藏。

按：久保天随被日本学者评为“善读稗官”（据笔者所见庆应大学藏《香祖楼》燕台主人在函封所题），曾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战后，其藏书归台北大学。

5、 花萼楼传奇二卷

明昭亭有情痴撰，顺治十年序亦园刊本。
此为双红堂戏曲藏本第20种。上下二册。四周单边，白口，十行二十四字。封面背面，有长泽氏日文跋：“《汇刻书目外集》所录《传奇四种》之一。盖‘传奇四种’并非原名。”长泽称其为世间孤本。

卷首《自叙》云：

《花萼樓》，傳奇也。人非奇不傳，傳非奇不勸。古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非不燦然青史，上與日月爭光，下與山川同永。雖然，廊廟之上，豈盡董狐之毛錐；而隱逸之人，實操史魚之定案。所以海內新聞，不盡搜括，天壤瑰異，半冷蒼煙，不容不借詞壇聲調，筆底風流以譜出，爲天下公之，爲斯世勸之也。曆山韓氏，家世簪纓，起自高曾。流光積厚，篤生伯仲之芝蘭；兄弟共炊而不析，恪感神祗，同登甲第。其始也，夢子瞻伯仲攜秦少遊而飄飄降室，因而連舉三麟；其繼也，奉  大士  關帝共呂祖而念念。《燕子箋》之風流，未嘗不備，而轉折關合，無處不韻，無韻不老，誰謂梓行不足以爲天下後世鑒耶？
峕順治癸已重陽之夕姑射醉月主人題于鳩茲之得閑處。
按：序末有二方形章：“醉月主人”（阴）、“珠紅□□”（阳）。
其次为“花萼樓凡例”：
一編次：據情倚傳，實有奇緣。而人情險陷，天理昭然。真可公之爲天下勸。至於豪俠風流，癡迷肮髒，又其餘者，另有□翻眼界，不得與杜撰宣淫者並觀。
一摛詞：不濫襲他人唾餘，按景題情，視其調之務頭，方加奇俊語，如嫌文飾，何異於俚歌。
一擇調：視其悲歡，如悲傷則用南呂，悽愴則用商調，雄壯如正宮，閃賺如中呂，作者審音辨律，俱宗南譜。其中少有不葉，又從乎時。其弋陽東流，不可混演。
一點板：乃明腔識調，其中南北不同。故于南曲，照九宮拍葉。而北曲緩之，自有一定之律。演者不得濫自增減。
一工繡像，較《玉茗堂》、《燕子箋》、《春燈謎》、元曲，雖不能及，而布款合情，盡心描寫，並無套本臨稿寫意等弊。
一排演梨園，務宜盡力體神，聲音清亮，年少者方可。如黃童白叟，以牧謠村曲試之是編也，寧不愧乎？
是編出，實所以鼓勵人心，相歸於正，可以化民俗而奏  廟堂也。倘宮徵乖誤，不能被諸管絃，而諧聲依永之義，予則不知矣。繼此有《驪珠釧》、《柳葉箋》、《亦園雜劇》等出，或災梨棗，予罪何辭。詞壇君子，請按板以教。
昭亭有情癡自識。
    又次为“花萼楼目录”

卷上： 奇緣（正文作“源”）；雅敘；奸譖；相憐；寇猖；盟館；之任；仙判；殘容；俠敵；奔諢；獻女；罵賊；雙泣；琴晤；空訪；欽召；報元。
卷下：姬懷；晤兄；姬述；還妾；囚奸；投崖；奸斃；入闈；捷鬧；庵思；合夢；酬聖；契晤；全婚；吊古；情露；判冤；合調。

正文署：昭亭有情痴填词，姑射醉月主人阅。版心下方有“亦园”二字。

［付末開場科］［滿庭芳］姑射勳裔，韓生豪俠，晉中閥閱堪揚。家門孝義，兄弟謫仙郎。年少奇才風雅，喜恭奉仙佛關王。干戈攘，求仙降語，終始利名藏。妓館雙娟盟，奸將姬獻，逼毀紅妝。恨奸謀暗害，神救淪亡。還妾捷元訪友，留情處，山水奚囊。回鄉黨，聯芳及第，三鳳舞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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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判休咎的呂純陽，八句詩明言窮達；
      逞豪勢的西自流，兩副臉暗示參商。
      守盟誓的吉伯姬，避奸謀殘容剪發；
      嗜琴詩的韓石岱，懶就職兄弟聯芳。

卷末云：

遺編本事非虛謬，豪俠才情世罕儔；
創世奇詞咸世態，批宣快事瀉情由。
因掀悲奮敲枯淚，恐失宮商嚼碎謳；
三鳳奔鳴今又見，驪歌一曲播千秋。
按：主人公韩名世，字弱侯，一字无倚，别号石岱。本贯晋姑射历山人氏。则主人公或即“姑射醉月主人”之所寓。其父名韩梦兰，字畹生，号馥庵，举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守，与胞兄梦芝同榜。他位列中丞，只因魏忠贤柄政，被议而回。”（《雅叙》出），《寇猖》又出闯王李自成。以清末魏阉掌权而李自成聚兵为背景。又，此戏傅芸子《白川集》曾予介绍，并录有本戏家门。
6、 紫府得道瑶京院

为双红堂戏曲第24种。阙名撰，清钞本，封面题“养和堂”三字。凡二册。版高248毫米，宽144毫米。此戏未见著录。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首次著录，但是据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目录移录，“府”字误钞作“福”，列入“传奇蜕变期现存作品简目——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1821——1911年”。其说不足据。

其出目情况如下：
第一出降凡　第二出敕镇　　　第三出赴祝　第四出庆寿　第伍出议亲　第六出说亲

第七出促配　第八出宫奏　　　第九出惊报　第十出剌归　第拾（十一）出计逃　

第拾一（十二）出奏拿　　　　第十二（十三）出保救　　第十三（四）出　

第十四（五）出上山　　　　　十五（六）出激变　　　　十六（七）出议别

十七（八）出□□（无出目）　十八（九）出执偦　　 十九（二十）出□□（无出目）

二十（二十一）出提解　　 　二十一（二）出劫姑　　二十二（三）出昆会　

二十三（四）逼显　　　　　　二十四（五）出神护　　二十五（六）出□□（无出目）二十六（七）出摆阵

按：实际为二十七出，有三出无目。且第二册末尾虽标［完］字，而据内容实未完，因为最后的结局，应当是归仙籍，而此出还只是摆阵准备攻打安禄山。故此本仍是残本。原本当有三册，四十出左右。

此戏未详作者。无家门。第一出叙故事由来：紫府仙亲东华帝君，邀西王母谈教。因王母所携二仙女送礼物而二童以手相接，东华帝君云：“［外］呀，我教与世情一体男女，何得授受二童？以有凡心，合当降谪人间。”而王母则谓“与者、受者皆有过也。”“［外］下界开元在位，将有变动，着尔等下降，以完一劫。”遂命将祥麟童子降生长安富家，彩鸾童子送与江西何姓；二侍女，一降西宁史氏，一降长安富氏。第一出末尾有句：“您不见共粉粉（纷纷）努力待求仙，他呵，着甚的名题紫府得这瑶京院。”所以，第一出也相当于家门。

背景为唐明皇时，国忠执政于内，禄山谋反于外。主人公富粦，表字嘉祥，祖贯湖广，生长长安；曾聘西宁总兵史彦明之女。其父富均，官拜后军都督。兄富风，新加总镇。

此戏原未题名。长泽氏据第一出末“紫府得这（道）遥琼院”句，拟以为剧名，即把这一句当作副末开场的题目正名之末句看待；又以“这”字与“道”字草书相近，校作“道”。但长泽本人每次引用此书时，均于书名后加一问号（？），以示未定。如其《家藏舊鈔曲本目錄》（《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五卷，P233-250；1985年2月汲古書院出版）即是如此。而实际上此句未必寓剧名，即不能作为题目四句之一看待，“这”也不能校作“道”，故本戏之名仍待考。而东洋文化研究所编《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时，却将这问号“？”去掉了。

7、 闹乌江传奇二卷

此为双红堂戏曲第19种。封面背衬长泽氏日文题：“汇刻书目外集所题《传奇四种》之一。还收有《花萼楼》。”清朱英撰，顺治七年序田氏玉啸堂刊本，阙卷下。按：朱英一名朱寄林，字树声，松江（今属上海）人。明崇祯间人。另有《倒鸳鸯》传奇传世。

庄一拂《古曲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下编传奇二明代作品下”P980著录，谓刊本仅存上卷，见傅惜华《白川集》，情节与《彩霞幡》传奇演柳春与歌妓莲生事相仿佛。名《闹乌江》者，以生旦还魂，乃因西楚霸王之神为之判断，故云。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P707著录。云：《曲录》据《传奇汇考》著录。现存清顺治间刻本，残存上卷，见傅惜华《白川集》。惜未获见，录以待考。剧名与清阙名《彩霞幡》传奇所演柳生与歌妓莲生事相仿佛，参见《曲海总目提要》卷30《彩霞幡》条。名《闹乌江》者，以生旦还魂，乃因西楚霸王之神为之判断，故云。

郭录此处抄自庄书，故傅芸子所著之《白川集》，也同样误为傅惜华所作了。

按：傅氏当年即从长泽氏斋中见此书，并作介绍，移录本戏家门。《白川集》，辽宁教育出版社近年有排印本，惜删去原书大量的刊本图版，虽云薄册价廉，其学术价值未免大逊。
  鬧烏江序
昔有遇仙求道者，仙曰：道無他，止絕色耳。其人愀然而悲，蹶然而趨，曰：既絕色矣，又何樂乎爲仙？善哉，是言也。吾輩吳床越笫，若女色數日不見，頓覺神稿形□，況情之所鍾，尤豔冶當前乎？仙好有不同。非從來未有之色，不足好，有從來未有之色，無從來未有之情，不必好且不必愛好，兩者稱矣。無從來未有之遇，又無以爲好，即遇矣，或貌不相侔，或寸殊兩截，以蒲東崔女而如孫將軍者慕焉，不更大相剌謬乎？若然，則色終難好也。曰不難，雨滴風摧，則連理枝發;日暄雷震，則並蒂荷開。若使司馬早婚，文君不寡，不過逐浪終身已耳，千載之後，問誰嘵嘵筆舌乎？故色之絕者，天地忌之，鬼神惡之，並有河東獅子以及牛馬豺狼淩之賤之，而廁中藸、室中囚、劍中花，其爲夭折摧殘者，比比也。於千磨百難之中而複亭亭焉，皎皎焉，不屈不移焉。噫！此則白骨黃沙，且將褥枕而旦暮之已。所奇者，柳子鳴長與蓮生李妓，從無半晌綢繆，而懷念之殷，幾無虛刻。當其離也，神先合矣；當其存也，形先亡矣。惟其先亡所以不亡；惟其先合所以終合。推此念也，其希聖爲賢，成仙作祖，功夫既到，何事難成？然而有說焉。方其未遂，錯亂神思，如同醉夢，及一遇時，須（？）舉案齊眉，索然完局矣。然則有從來未有之色，不若無從來未有之情；有從來未有之情，不若無從來未有之遇爲愈也。其所以爲愈何也？未到思之，已到忘之，曠然一想，覺天地古今、王侯將相，亦猶是耳。情也，色也，遇也，合而言之，皆戲也。此又不可不到（？）也者
          順治歲次庚寅江右通家盟社弟田大奇常卿識於玉嘯堂
下有“田大奇”、“常卿”篆章。

闹乌江传奇上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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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出大略；第二出虚想；第三出神摇；第四出雨仇；第五出荣赴；第六出空见；第七出［乌兀］［ 乌兀］；第八出报闺，第九出欢送；第十出丝遇；第十一出惫拦；第十二出眼留；第十三出慰怀；第十四绉肠；第十五出信狺；第十五（六）出闹衙；第十六（七）出啼散；第十七（八）出过刑；第十八（九）舟诉；第十九（二十）出痴追；第二十（二十一）出误分。

    据此，此戏当为四十出之长篇。正文题：“云间朱   英寄林  编；江右田大奇常卿评”。兹录其第一出，以见大概：

  第一出 大略
［臨江仙］籠統乾坤，大戲面風，鑼雷鼓開，廂日生月，旦配陰陽，天地爲老外，雨電醜裝腔。  行頭混屯連排挂，盤古踱出沖場。看得陳摶瞌眼傷。干支打板快，老閻紮扮忙。
［滿庭芳］（末上）柳士鳴長，聞名起慕，暗中逗出情腸。蓮生優妓，一夢想如狂。兩癡對偶成膠，恨緣慳，驀地他方遭兵執，一天星散，死去到成雙。 情魂遊地府，含唏噓，淚灑烏江。判送原神交割，兩得還陽。捷報擬姻成誤，答良朋，加利洞房。再重逢，團頭聚面，即景播辭揚。
未識面的空思因癡成合；不知趣的板家太腐生離；
最要緊的霸王黑面白媒，無關係的龜鵝假來真就。［照常問答介］
8、 桃园记一卷

此为双红堂戏曲第42种。清钞本。一册。版高245毫米；宽135毫米。附工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二P1482，“下编传奇四清代作品下”录此。谓：“此戏未见著录。《三国志》戏曲中首有《桃园记》，系明初戏文。不知此记所叙同否。佚。”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虽录之，亦仅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移录而已。

按：原册封面题“仙境情缘”。正文首页作：

桃园记                             艸堂居士订谱，云槎外史填词

仙宴   传情

（场上设瑶池各种花卉香案云屏洞门悬金钟，老旦金母、旦绿萼华、正旦董双成、小旦杜兰香、贴许飞琼同上。老旦唱）

    [双调引子]凤凰阁、长春不老，尘世尽皆除了。朝看晓日拥春潮，一幅蓬壶画稿。三山五岳行到处云[车并]凤轺。［白］仙风吹下御炉香，十二楼中尽晓妆。云髻几迷芳草蝶。［众］众仙同日咏霓裳。［老旦］吾乃西池金母。今当三月三日，花明柳媚，燕舞莺歌，呒中蟠桃熟矣。曾遣力士请南极长寿星君赴宴。此时还不见到来。……

后外扮寿星、生扮白鹤童子上。相见。金母让绿萼华采三十六枚蟠桃，以介星君眉寿。生谓多不到瑶池，愿赐观仙境。金母让二人同去。生与旦扮绿萼华同行。生赞此景，旦谓不须饶舌，速摘桃回去。生谓仙境难得来到，随喜片时，不负三千年羡慕之心。于是同到水帘洞口闲话。问以南山景致。又问当年刘阮入天台，作何议论。互通情意，遂跪而盟誓：“愿生生世世永谐伉俪。若改初心，天诛地灭。”随后摘桃下。金母率三仙女上，谓二人许久不回，则怕是别生枝叶。生旦上后，由董双成数桃，仅得三十五枚。金母谓此事已知。萼绿华不守清规，罚往桃园灌溉，将功折罪；寿星亦谓白鹤童子不守清规，罚往南海竹林掘笋。

  第二出：遭谴     访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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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淡妆缟袂荷锄上。时间已过一年。思念。在月光下谱词消遣。暗下。生则短衣上。清闲中生出一种病来，精神恍惚，若有所失。且喜笋税纳完，趁月朗风柔，踏云头往桃园相探。而旦则谱得《长相思》一曲。生听后。相见。生题诗云窗。相别。

第三出：遇佛    谈因

场上设竹林，正旦观音大士、小旦善才童子、贴龙女、杂云童拥上。正旦谓从西天听法回来，闻得白鹤童子在竹林办理甚善，养得绿筠茂盛，前去游玩。景美而童子才从桃园回。生述道力不坚情根难断，求菩萨慈悲。观音则劝道世俗之情之弊。童子则问汉皋解佩、巫峡行云事，观音谓这根由更渺茫，不过是烟波影响，那能够效于飞成和唱，暂作个魂魄相交，好梦不长。又说，那曹子建的《洛神赋》、元微之的《会真记》，皆因是有所慕而无所得，才写得那样迷离惝恍。这便是痴情了。复问真情。又求观音。观音答应去瑶池向王母求情。

第四出：投胎   满愿

金母携三仙女上。三仙女同启，谓萼绿华谪在桃园一载，求慈悲放还。金母谓亦有此意。那妮子须得磨炼几时，自有道理，却使他趁心如意。观音大士携童子上与金母相见，谓这两个儿童，原是五百年前种下的情根，要使他下界投胎，各满心愿，方显得你我慈悲。金母谓亦是此意。由贴唤旦至。告以：你两人情根难断，同到世间，择个世族名门，投胎转世，成就良缘，儿女满堂，夫妻谐老。同拜谢。观音欲与金母话长生，同下。生旦掉（吊）场。相见喜悦。携手同下。

此戏四折一本，以南曲谱之，似当归入杂剧。又，云槎外史另有《梅花引》一种，存清钞本，藏河南省图书馆。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版，1998）2154页。
九、紫琼瑶

清张彝宣撰。清钞本。一册。上下卷。此为双红堂藏戏曲之26种。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P1225有录。谓：演燕脆无子，夫人为纳妾。陈氏女因父失饷银被拘，鬻身赎罪。脆即招其未婚夫邹文使为婚配。因完人节义，老君送尹喜为其子。以喜误碎紫琼瑶而谪降，故名。与王安石还妾事颇相似。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P563-564有考。谓现存康熙间天喜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署“沛郡天喜堂本忠良臣氏识录。”另有雍正八年（1730）唐子钤录本，傅惜华旧藏，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凡2卷26出，末有缺页。

天喜堂良臣氏康熙四十、四十一年间钞本，《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以影印。凡二十六出。而双红堂藏本则为二十四出。看似有二出之差，其实二本相同。因为影印本的第十一出漏列，直接标作第十二出，即虚增一出；第二十一与第二十二出，双红堂本同属第二十出。又据传奇一般不用单数之例，故此本原应作二十四出为是。两本均分出而无出目。末出两本均仅存一面，后阙。唯影钞本钞录较密，故所存实较双红堂本多数行。但影钞本第十出某页缺左下角，双红堂本无缺失。影钞本钞录较为潦草，排列尤密；曲牌之间连书，每出之间仅作换行续钞；字多俗体、省笔。双红堂本钞录较为工整，用字较规范，曲牌顶格钞录；出与出之间均换页续钞。就钞录情况而言，双红堂藏本实胜良臣氏钞本。

两本文字互有优劣。如第一出，影钞本“帝德霞觞”，双红堂本作“帝德遐昌”；“民康”作“安康”，义较长；但“诱夫主”句，双红堂本无“诱”字；“推问”作“权问”，并无“救公勤王”四字，则又不如影钞本。

要之，两本校雠不精，时见讹误；内中许多地方，若无另一本可校，则不可句读，或不可辨识。两本互校，互相发明，可以整理出一个可读的文本。此即双红堂藏本之价值所在。

十、夺秋魁

清钞本。天理图书馆藏。清朱佐朝撰。同馆目录卡片作《夺魁记》。凡45页，重装本，高258毫米，宽150毫米。原高233毫米。半页十二行字数不等。无格。内文正文题：“夺秋魁上卷”。

按，此剧今另有清钞本传世，《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以影印。然仅存二十二出，学者多以为朱氏原作全文如此。而据天理图书馆所藏清钞本，却有三十二出，较影印本整整多了十出，超过全剧的四分之一篇幅。而且文字也较丛刊本为善。比较之下，亦可见影钞本在情节上多有删削，后半实是草草收场。

兹录两本出目于后，以资比较：
天理图馆藏本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

一出開旨　                              第一出開道家門
二出遷塋　                              第二出約同赴試
三出使北　                              第三出父女分別　
四出刺字  　                            第四出親慈刺背
五出試強  　                            第五出秋闈赴試
六出行劫   　                           第六出出使金邦
七出別母  　                             
八出辱牢  　                             
九出（缺目）　                          第七出香閨私卜

十出較武  　                            第八出群英奪錦
十一出憐寒　                            第九出雪夜求乞
十二出奸陷　                             
十三出聞凶　                            第十出王貴報信
十四出投訴  　                          第十一出公署鳴冤
十五出釋罪  　                          第十二出法場恩放
十六出寇擾  ——出末署：“半本完”      

第十三出懷私拘拿
十七出醉鞫  　                          第十四出糊塗判斷
十八出授命  　                          第十五出仗義全嬌
十九出哭君  　                            
 第十六出楊麽點將
二十出奉征  　                             第十七出奉命起兵
廿一出滅寇  　                             第十八出洞庭大戰
廿二出議姻  　                             第十九出朱門議配
廿三出得信  　                             
廿四出爭飲  　                             第二十出母子議飲
廿五出豪放  　                             
廿六出飛報  　                             
廿七出遣沖  　                             
廿八出迎娶  　                            第二十一出功成會酌  
廿九出促程  　                             
三十出對陣  　                             
卅一出虜遁  　                             
卅二出團圓  　                            第二十二出一門團聚
以上相同的场次文字大致一致。但二本之副末开场所叙，却颇有不同：

天理藏本：一出開旨：[末]宋室南遷，歎蒙塵二帝，忠義空懸。武選秋場比藝，豪貴獨佔權。金蘭情重，□乞士雪夜逢緣。單于怒，磨礱南使，義士盡顛連。留守相逢法市，談兵哀社稷，舉薦禦烽煙。秦檜通金蠹國，仇陷嬋娟。英雄同舉義，相逢處，報答銜環。恩榮賜盡忠報國，俠氣永流傳。那來者岳鵬舉是也。

影印本：第一出開道家門  [滿庭芳]  天降人豪，湘州高隱，承歡淑水昂藏。牛臯王貴，同約赴科場。無奈梁王柴貴，施猛勇，合罹災殃。堪憐處，幾傾一命，母子實堪傷。司理矜梁棟，挽回留守，反薦賢良。除滅寇功成，朝野稱揚。相婿粗豪暢飲，二女並嫁雙雙。紫荊山，精忠大戰，獻捷奏君王。來者岳鵬舉登場。
故影印本当是经过艺人较多删节修订的演出用本；而天理图书馆藏本，则尚存作者原貌，尤为可贵。

主要参考书目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　　同所编发　昭和四十八年版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　长泽规矩也　昭和三十六年版

《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  第一》 同文学部编发  昭和三十四年版

《东北大学所藏和汉书古典分类目录·汉籍》 同大学图书馆编发  昭和五十年版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 同馆编发  平成三年版

《风陵文库目录》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发  平成十一年版

《明代传奇全目》 傅惜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12月版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庄一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明清传奇综录》　郭英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中国曲学大辞典》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古本戏曲剧目提要》　李修生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版

《白川集》  傅芸子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附记：

上文论及的图书资料，在借阅过程中，曾得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田仲一成先生、池田温先生，天理大学理事长山田忠一先生，创价大学水谷诚教授，早稻田大学古屋昭弘教授，东京大学大木康助教授，天理大学朱鹏助教授、泽井勇治先生等的帮助，在此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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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